
「黑目鳥劇團」《可歸無家》
— 尋覓可「Hea」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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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住高地價策略，香港官商一直共謀，

訛稱 「地少人多」。有時和朋友呻吟，我們這一

代，不如買工廠住算了。就算想不及買樓，不過

是青年想獨立自租，縱有金融海嘯，亦難覓便宜

福地。以致友人合租的情況，便經年在身訪友人

間發生。《可歸無家》正把友人合居生活的悲喜

離合娓娓道來，四個朋友各自拖著行李來，讓空

間滲出一分青澀的旅居味，及一種屬於年青人

「Hea」的狀態。

四人離家自租的原因，不過是這些自由身

工作者 （或失業）需在家工作或不定時地出入

家門，致使與規律生活的家人衝突。這些青年本

性嚮往私人空間，全是不滿家人的管束，卻又

不介意四個朋友同往。如此，《可歸無家》其實

不是 「無家可歸」，因為他們甫一開場已交代

各自「離家」。這裡的「家」並不包含血緣的

語義，而指一個沒人管束 （朋友不會像家人理

會你），一個回家不必應付家人，可以「Hea」

的地方。自稱字典／百科全書的《維基》認為

「Hea」源於英文「hang around 」v （遊蕩）或中文
「迆」，但觀乎一般用家語言習慣，我更相信只

是「戲」、「憩」的變音、演出中「Hea」並不

單純是 「懶洋洋地消磨時間」，同時指涉獨立而

自在的空間。

演出中沒有刻意討論「歸」與 「家」之間的

關係，卻透過四人一起生活、暢飲、爭地方及爭

執而漸次滲出，利用片段組成生活種種，無聊有

時。誠然每個年青人也渴望獨立先居 ，這種輕輕

呈現青年合租的苦樂，又觸及相見好同住難的問

題，確實令已自住者有共鳴，未自居者幻想／憧

憬。

很喜歡四人分別引開或趕走同居朋友，享

受一個人在家的自在，這個在家獨 「爆」音響，

那個在家做怪運動，同樣在說我們多需要空間來

「Hea」、透氣。這種青年渴望孤獨的感情，正

表現他們不曾孤獨，一直在家人／朋友的照顧關

愛之下活著，是多麼奢侈，卻又很實在。另一

段，母親來探望兒子或女兒回家吃飯，表現出來

是縱然母親是多嘮叨，兒子如何臭罵母親多年來

看不起自己，女兒在母親眼中是多任性自我，然

而母親怎可能不關懷子女？子女搬家對她來說不

只是多了一個需要打掃的地方，不只是需要乘車

才擔心掛心的。演出剛好在母親節前夕上演，可

說是特意向母親致敬。

可惜零碎而冗長的轉場 ，場燈開開關關差

不多二十次，破壞了整體節奏，拖慢演出，埋沒

了四位青年演員最可貴的節奏感及年青活力。不

過最後四人隨隨便便起歌，即興地合唱，彼此拖

起行李箱，再次自各追尋另一個可「Hea」的地

方，還能營造一份意境。

四位演員，在戲中不過是做回自己，甚至做

回自己在生活中所要面對的租樓問題，他們是自

在亦自然。在戲外，他們創團自立，何嘗不是在

戲劇圈中尋覓一片自主獨立？期望初生的「黑目

鳥劇團」能找到屬於它的可 「Hea」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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